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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考古学教授孙华：
学者传播知识，首先应自己心中有数

2021年，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吸引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普罗大众的瞩目。专业的考古、历史学者更是
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致力于对其进行更精准的解读。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从事教育、研究多年的考古学资深教授，孙华对三星堆投注了高度的关切。尤其是2021年三星堆埋藏坑的考古
发掘重启以来，孙华更是多次往返四川与北京之间，密切关注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考古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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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无疑是一个
伟大的发现

“三星堆无疑是我们四川
盆地、长江流域、中国乃至于世
界考古学上的一个伟大发现。
古蜀先民把神庙中的像设和陈
设等进行宗教仪式活动的东西
全都埋起来，这些东西没被古
人发现，而是在我们当代被发
现，被考古学家进行发掘，这是
非常罕见又非常幸运的。而
且，当下这个时代，考古工作有
了很好的技术、经济实力，媒体
传播也非常发达，能不断地跟
踪它、报道它、宣传它。”

孙华期待，等埋藏坑发掘
和整理工作完成，以及关联的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公布
后，人们对三星堆文明会有更
全面、清晰的认知，对三星堆的
研究也会再上一个新台阶。他
特别提到，“考古发掘工作结束
后最要紧的是修复工作”，“修
复之后的器物才能得到完整的
形象和完整的组合，才能进行
相对准确的分析研究和理解解
释。就如同一个花朵图案一
样，只有看到大致完整的花朵，
才有可能辨识出这朵花是什么
花；如果我们只看到这朵花的
花瓣或花瓣的一部分，我们可
能连是否是花朵都辨认不准，
更不要说是什么花了。同样，
我们得到的物质遗存的碎片越
小，发生错误的可能就越大。
只有把历史的碎片复原、组合
和关联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
整的画幅，才能够对当时的政
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有较
完整的认知。因此，考古工作
需要有扎实的田野和室内的
基础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再
作出进一步的恰如其分的分
析和推论。”

关于三星堆的解读
有不少是望文生义

三星堆本身有很多未解之
谜。哪怕是专家阵营中，彼此
之间的观点、看法也有较大的
不同。作为非专业的爱好者，
应该如何去看待不同专家对三
星堆的各种不一致的解读呢？

孙华的建议是，一定要注
意分辨哪些是确定的信息，哪
些只是专家的推想，“三星堆埋
藏坑毕竟距今3000多年了，没
有留下文字的记载，这些埋藏
物在埋藏的时候就已经损坏，
许多文物都是残件。它的完整

形象是什么？它们组合在一起
的形象是什么？三星堆人制作
这些东西要表现什么？他们为
什么要制作这些东西？他们制
作、使用和埋藏这些东西背后
的场景和故事等，目前都不太
清楚。除了要通过复原研究解
决这些文物是什么的问题外，
还需要通过比较和联想，来推
测和解读文物背后是什么和为
什么等问题。现在的传播媒体
非常发达，在关联信息比较少
的情况下，在专门的考古学家
研究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就
会把正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一
些场景展现给公众。田野考古
和室内修复都是需要漫长时间
等待的细致活，媒体和公众又
不愿意等待，希望看到和听到
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尤其是
知名学者对于考古发现的解
读。学者们会基于自己的知识
和经验积累，对新的发现进行
分析和阐释，当然也会通过联
想对发现背后可能的故事提出
一些假设。联想和假设都是应
该的，这是科学研究不可少的
环节。但是我们知道，基于现
象的假设毕竟不一定是事实，
如果基于假设再做一些假设，
就可能越推越远，发生错误的
几率也就会越来越大。所以，
目前关于三星堆发现的一些解
读，无论是报刊专著，还是影视
节目，有不少都是望文生义，最
后可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不会
超过10%，其他的可能都是一
些悬想，没什么根据。”

大众求知首先要聆听
一线专家观点

近些年来，随着大众求知
热情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专业
学者投入到公共知识服务中。

孙华也是其中一员。他认为公
立机构的专业学者有义务回应
大众的知识诉求。所以他每年
在进行专业研究的同时，还会
分出一些精力，写一点面向公
众的普及文章，做一些面向大
众的知识讲座。比如在2021
年 12 月 27 日，他就曾应邀回
到家乡四川，登上名人大讲堂，
主讲三星堆文化和历史。孙华
的演讲深入浅出，让台下听众
获得了一次知识甘霖的浇灌，
获益甚多。

但要做好知识的公共服
务，搭建起专业知识和大众之
间的有效桥梁，并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对此，孙华有足够的
审慎，“学者对公众传播的知
识，应该是那些已经被深入研
究过，专家自己心中有数的、成
熟的知识。而且要注意不能只
讲自己个人的观点，应该更多
传达学术界多数学者认可的观
点。就像写论著和编教材一
样，学者可以在写论文和专著
时把自己的观点或见解发表出
来，留给今后去证实或交给学
界去评判；但在编写教材时就
要谨慎，采用的观点和阐释的
问题，都应是相对成熟的、稳定
的、成体系的知识。”

如今，现代传媒对文物考
古信息的传播非常有力，很多
考古发现和研究被深入充分报
道。孙华在给予赞赏的同时也
提醒媒体，在采访专家时，不能
光看哪位专家的名气大或者口
才好，而要看其观点是否中肯、
准确。比如说，关于三星堆，
媒体在传播相关知识的时候，

“首先要去聆听在一线亲力亲
为的考古学家怎么说，注意采
纳那些专门研究三星堆的专
家们的观点和意见。哪怕他
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实，不那
么风趣，不善于讲故事。如果

一个专家，既没有在三星堆做
田野考古，又不专门研究三星
堆，仅仅是一位考古学界或历
史学界的大家，即便他有丰富
的知识，也很善于讲故事，他
对三星堆的认识和判断，可能
也比普通大众看到的或听到
的，深入不了多少。”

“二度诠释”的前提
是研究足够全面深入

专业学者在大众传播平台
上分享知识，在大众听得懂的
语言和专业准确度之间，还需
要达到一个平衡。有的人讲得
很深刻很专业，但是大众理解
不了。有的人讲得很好听，但
是知识上又不太准确。孙华认
为，学者在进行一手资料分析研
究的过程中，其实已经走过了
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当他面
对公众的时候，选择大众喜闻
乐见的问题，根据自己对考古
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再将其转
换为大众能够听得懂的方式，
进行二次诠释。“只要学者的研
究足够全面和深入，我觉得进
行二度诠释应该不成为问题。”

孙华对向大众传播知识有
浓厚的兴趣。比如关于重庆合

川钓鱼城（是一个南宋抗蒙元
山城防御体系），他就曾把自己
进行专业研究得来的专业知
识，转化成一种讲故事的语言，
写出系列的关于钓鱼城的故
事。在西南土司、传统村落等
专业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他也
用公众化的语言，将自己的所
见所闻传递给公众。比如苗族
或侗族的村寨有什么不同，每
个村寨是个什么样子，它的特
点是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等
等，用浅显的语言对之进行表
述。“关于三星堆，我也在写这
类文章，并已经写了一本书，但
我一直没交给出版社。因为我
还想再等等看看，等几个坑的
考古发掘见分晓之后，验证一
下我以前的观点没有错误，然
后再交稿。”

当下有很多年轻人，包括
年轻的父母爱带孩子去参观博
物馆。博物馆俨然成为学校之
外的第二课堂。对于“博物馆
热”，孙华认为这是可喜的，也
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
产物，“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大
型博物馆，年轻人都是重要的
观众群体。现在我们国家的年
轻人喜欢到博物馆，这说明了
我国的人文素养教育水平在普
遍提高。过去人们的精神文化
生活，可能就是看看影视，听听
音乐。现在人们还愿意到博物
馆去获取关于历史、文化、艺术
等各方面的知识，通过博物馆
认识大千世界。”

青少年被引导去博物馆看
文物展，可能刚开始还看不懂，
但是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一种文
化熏陶。更重要的是，“ 有助于
养成一种自觉去博物馆参观、学
习的生活习惯。文物最终的归
宿，是在博物馆。通过博物馆来
接触，来亲眼感受，来近距离观
摩这些文物，有利于在潜移默化
中，帮助公民接受自己家乡、自
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教
育，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增强
社会凝聚力。”孙华说。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徐语杨

孙华教授曾做
客“名人大讲堂”。

摄影：陈羽啸

1

3

2

4

孙华教授接受采访。摄影：张杰


